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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外細雨紛飛，寒風刺骨，卻擋不住挪威人的鑼鼓喧天的熱情。平常是人可羅雀

的街道，這一天（05/17）卻是萬頭鑽動、門庭若市。原來是挪威的國慶，把平

常深居簡出的市民都帶到街頭遊行慶賀（照片一）。 

 

為了不讓自己在如此重要的節日缺席，我趕緊披上夾克，拎著相機，也跟著去湊

熱鬧，感受難得一見的歡樂。出到戶外，才知道挪威百姓如此重視他們的國慶。

不但家家戶戶懸掛國旗、張燈結彩，民眾更是扶老攜幼、成群結隊遊行歡慶。男

士們衣冠筆挺，別上像個勳章的胸花，顯得神采奕奕，我剛好遇到兩位同學，就

邀他們合影（照片二）。女士們則是個個穿上傳統民族禮服，作工細緻，顯得幽

雅有品、氣質出眾，令人嘆為觀止。我有幸碰到一群正妹佳麗，趕緊請人按下快

門，紀念這千載難逢的相遇（照片三）。 

 

事實上，我正需要如此的喧鬧，來抒解一下三個月來的緊張焦慮。上封家書提及

的報告，終於在三月底出爐。題目是「從古典修辭學分析書信的論證及邏輯，以

羅馬書 8:12-30 為例」。才 6000 字，但加上註腳、附錄、參考書目，卻用了 36

頁的篇幅完成。這篇報告是「倫理與科學哲學」課程的要求，寫完後寄給授課教

授、指導教授、本校研究所召集人，給他們過目，教授訂於國慶日前四天再開一

個座談會，且邀請同領域的其他博士生，針對此報告，由我進行說明、並接受詢

問答辯。 

 

除此以外，國慶前一天，指導教授還要進行一項新約神學的考試答辯。閱讀書目

是 Peter Stuhlmacher 的 Biblische 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s (Biblical 

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) 。這本書當代德國新約泰斗 Stuhlmacher 二十年

前的巨著，連英譯本都還未上市，更不要說中譯本了。看到內容真是無語問蒼天

啊！ 

 

報告寫完，半條命已沒有了，我要如何度過餘生呢？所以我決定四月回家一個月，

看能否點燃心中那將殘的燈火。就這樣，在清明時節雨紛紛，也是紀念耶穌被釘

十架的那一晚，我回到朝思暮想的台灣。 

 

也許是經冬復歷春，近鄉情更怯的關係，在回台之前，我做了兩個「惡夢」。第

一個是夢見我穿越時空突然現身在信義神學院的中庭空地，旁邊正是舊禮堂稱義

樓。當我興奮地走進去，才發現裡面空無一人，但會眾的聖經、外衣、包包都在

座位上，證明聚會還在進行中。只是所有人都不知去向，而且學校異常安靜，外

面街道也無聲無影，好像所有人都被提到天上見耶穌，只剩我被留下來。一種孤

獨被棄的蒼涼湧上心頭，就被嚇醒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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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個夢是夢見我和耶穌並肩走在海灘上，我們一路寒暄，且是一步一腳印往前

並行（這情節好熟悉啊！）。只是他好像用德語和我交談，我絞盡腦汁，閉眼苦

思，但仍無言以對。等我張眼，發現沙灘上只剩我一人，而且突然感覺身負千斤

重擔、步履維艱，腳印深深陷入沙中。等我艱苦走完這段路，耶穌又突然出現，

這次是用中文交談。我立刻對他抱怨：「為什麼別人和你走，都是你抱著他們走

過人生最低潮，但卻對我不告而別、棄人不顧？」他不好意思的說：「其實剛剛

走到一半，我腳扭到無法再走，謝謝你背我走完這段路。」這……實在太 kuso 了，

所以我又被嚇醒！ 

 

總之，在台灣的一個月，除了證實大家都還在，耶穌還未再來提人之外，也盡情

的重溫親情、友情，並享受了家鄉美食。一切是如此熟悉，完全不需適應，即使

是陰雨潮濕、人車吵雜，家中貓群出沒搗蛋，兒女聚少離多，家還是遊子的歸宿。

本來想說把功課帶回來複習，為五月份的答辯測驗備戰；沒想到一進家門後，一

點想讀書的心情都沒有，整天不是坐著發呆，就是看全民最大黨或是模王大道這

些不必用大腦的節目。 

 

老婆擔心我提早痴呆，叫我去傳統市場買菜。我去了之後，竟然吃了一碗滷肉飯、

喝了一碗肉羹湯，點了一盤地瓜葉燙青菜還有油豆腐，然後湯足飯寶的回到家，

什麼菜也沒買。後來有隻貓逃家，她要我一定要把貓咪找回來，我上窮碧落下黃

泉，終於在信神廁所找到已嚇得發抖的花咪，一時之間，好像看到夢裡的自己。 

 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快樂的四月轉眼即過，我終須打包回到挪威。再次辭別愛

妻，淚眼相別，這次要面對更艱鉅的挑戰。挪威國慶前一週我回到學校，積極整

軍備戰，感謝神的恩典，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。終於在國慶前通過了重重考驗、

答辯、測試。指導教授請我吃晚餐，並娓娓道來他的求學歷程。 

 

原來他家學淵源，師出名門。他的老師就是 Peter Stuhlmacher， Stuhlmacher 的

老師是 Ernst Käsemann (1906-1998)，Käsemann 又是 Rudolf Bultmann (1884-1976)

高徒。這些人都是德國神學界的極富盛名的大師。還有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為人

謙和，又很長壽。Stuhlmacher 已八十歲，目前還在照顧重病的妻子，夫妻鶼鰈

情深，相依為命，指導教授還常去柏林探望他們。 

 

我現在知道，為什麼夢裡耶穌要用德語和我交談，不過如果我再夢到他，我會問

他扭到的腳好了沒？可以抱著我去柏林找 Stuhlmacher 嗎？ 

 

 

 

 



挪威宣教及神學研究院（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, Stavanger, Norway） 

北海家書 5: 蘆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盈沼 2012. May 

 

3 
 

照片一：517 挪威國慶遊行 

 

 

照片二：挪威帥哥 

 

 

照片三：挪威正妹 

 


